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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背景下农村人力资本投资

不能忽视的三个问题

雷明全

以劳动力短缺和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现象的出现为标志，我国于2004年迎来了刘易斯拐点，如果以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即人口抚养比上升为标志，2010年开始人口红利消失；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力数量在逐年递减，老龄化社会也在人们的预料中提前来到。由于人口老龄化，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压力也日益增加。城市经济受到的影响得到了普遍的关注，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其实影响更深；不论是人口老龄化程度还是速度，农村都快于城镇已经构成了当前的现实。由于全国性的人口老龄化，加上农村劳动力加速向城镇转移，我国农业生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现代农业需要加快土地流转，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增加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这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增加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并非易事，在我国理论界有很多的探讨，目前主要的方向是考虑农民增收方面最多，关注农业发展的研究主要涉及新型农民职业教育，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构问题和农村人力资本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等。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还有三个问题不容忽视，需要理论界关注。

    一、人力资本投资的对象是首要问题

人力资本投资涉及到投资主体、资金来源、投资内容与结构及投资对象等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人力资本的投资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对于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来说，人力资本投资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投资内容和结构，投资主体、资金来源及投资对象一般不会构成人力资本投资的制约因素。投资内容与结构不符合社会需要，既有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原因，也与市场失灵有关，这对于三次产业的人力资本投资来说都是如此。

投资主体、资金来源及投资对象对于第二、三产业的人力资本投资一般不会构成制约，之所以如此，首先在于不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民对于在城市从事第二、三产业工作都是乐意接受的事情，因而，投资对象就不会构成人力资本的制约；然后，我国不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民的收入水平都已经是今非昔比了，作为人力资本投资最大主体的国民基本上都有投资的能力；最后，国家财政投入已经规范化，公共财政在教育领域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连续3年达到了4％的法定水准。然而，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仅与第二、三产业一样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内容与结构问题，投资对象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极少有人愿意成为服务于农业的人力资本投资对象；如果不解决此问题，那么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就会无的放矢，发展现代农业也就是空谈。

增加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需要，也是老龄化背景下的应对之策。但是，人力资本的投资对象却构成了最大障碍。我国的传统农业是劳动密集型农业，对人力资本要求不高，只需要广大农民掌握基本的农业生产技术即可，不论是哪一个年龄阶段和受何种教育程度的人都有能力掌握相关的技能。因而，传统农业只需要有足够的人力资源，不存在人力资本问题。现代农业则不然，现代农业由于在生产结构、生产方式、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改变，要求农业生产主体具备的技能也比较复杂：年龄大、文化层次低的农民无法接受新的技能，这就需要至少受过高中教育的年轻一代才有可能成为新型人力资本的理想载体。现实往往又是十分残酷的：首先，在广大农村，青年农民尽管基本上都接受过高中教育，但他们要么考上了大学告别了农村，要么选择进城务工，鲜有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其次，即使考上大学，也很少有青年学生愿意学习涉农专业，以至于涉农专业的招生规模太小，并且结构也不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

如果市场不存在失灵，上述问题也就不存在。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对象难寻，很显然是市场没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关于人力资本投资存在市场失灵，理论界的探讨也不少，但普遍的认识仅限于人力资本投资存在较强的外部效应这一方面。然而，这不能解释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象难寻问题；外部效应不仅存在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上，二、三产业人力资本投资同样也也不例外，而后者就不存在投资对象问题。看来，和第二、三产业相比，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所表现出来的市场失灵要更严重、更复杂。

新古典经济学告诉我们，市场不出现失灵需要满足以下四个条件：第一、商品或者服务是具有竞争性、排他性和可分性的私人物品，商品的使用不存在免费搭车；第二、一种商品对潜在消费者的全部价值或效用都反映在该商品的需求函数上，全部消费者都具有正确和诚实的偏好显示，不存在“欺蒙拐骗”和胁迫购买；第三、生产该物品的所有成本都反映在供给函数上，边际私人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成本；第四、市场是竞争性的，厂商的垄断力度为0，没有单个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能明显影响产品或服务的价格。满足了上述四个条件，资源的配置就能实现帕累托最优。关于第一个条件所表现出来的市场失灵就是“外部效应问题”，在理论界已经是有目共睹：不具备第二个条件而存在的市场失灵能够解释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象问题。具体而言，就是广大的农村学生在接受教育时，没有或者不愿根据自身的禀赋和比较优势选择接受教育的层次与专业，大家都把自己看得“高大上”，都是争先恐后地挤“独木桥”。都不愿意就读涉农专业，“恶农”心理很重。很显然．不少人的选择是错误的；有的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错误的选择，有的人可能意识到了，考虑到“面子问题”和对城市生活的向往而“义无反顾”。青年学生在选择接受教育的层次和专业时“恶农”情节的存在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这便构成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象问题的原因。为什么广大青年学生对农业和农村“深恶痛绝”，对从事农业生产避而远之，政府该怎样作为才能化解?解决了这个问题，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象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发展现代农业，首要的问题是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投资问题解决的关键是投资对象。因而，吸引城乡公民，特别是年轻一代乐意成为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对象就显得十分重要。

二、要重视城乡劳动力的双向流动

城市化率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标志，也是现代化的结果。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城市化进程；当前城市化也在稳步推进，按照常住人口计算，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了50％；并计划在2020年让全国的城市化率达到60％的水平。为了加快城市化进程，特别是户籍城市化率，政府出台了多项措施鼓励农民进城。然而，能够进城的农民基本上是人力资本存量较多的青壮年，他们中的相当部分接受过高等教育，留存下来的大多是只能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高龄农民。这样问题就来了，发展现代农业所需要的青壮年农民都被政府“鼓励”进城了，谁来担任新型农民这个角色?固然，农村中还有一点“漏网之鱼”，但数量可能还是远远不够。在城市，也多少存在一些有理想、有抱负、有知识的人愿意下乡当农民；而现实情况却是城市劳动力要下乡当农民比农民进城更难。城市人下乡难不仅存在土地流转不畅的问题，在农村落户障碍更大。要鼓励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不能一味为提高城镇化率而出台很多政策鼓励农民进城，鼓励农民在城市安居乐业；也要在制度上鼓励在农村大有作为的城市人下乡。这不仅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需要，也是工业化提速的条件。当下，农民进城，取得城市户籍的难度较小，反而是城市人下乡，获得农村户口十分不易，特别是拥有耕地极难。这种劳动力流动的“棘轮效应”其实存在了很多年，只不过没有引起决策者的重视，没有得到广大理论工作者的关注。全社会的视角都被吸引到农民进城上去了，大家都在探讨如何促进农民“洗脚进程”，在城市安居乐业；全然忽视了“知识青年”也应该可以“上山下乡”。

在消除了市场失灵的基础上，生产要素按照市场规律自由配置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在不同区域之间能够自由流动，既有利于现代农业的发展，也有利于加快工业化进程。如果为了提高城市化率，只重视农民进城，而忽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结果只会是事倍功半；不仅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受阻，发展现代农业也只会是纸上谈兵。劳动力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是生产要素合理配置的要求，做到了这一点，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农业才有可能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对于一个人口总量和经济总体规模巨大的中国来说，脱离了工业化，城市化也就成了无源之水，城市化滞后，工业化进程也会降档减速；没有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就谈不上发展现代农业；而离开了现代农业，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就会裹足不前；措施得当，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农业之间会互为促进。否则，就会相互制忖。目前，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农业的发展处于明显的非均衡状态：工业化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城市化和现代农业，特别是现代农业的发展严重滞后。政府现在重视城市化，也高度重视现代农业的发展；但是，促进城市化的政策措施不要扭曲要素市场，不要右手扬鞭发展现代农业，左手还是紧捏缰绳。要素的自由流动，要素按照市场规律合理配置不仅是工业化、城市化的要求，也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要条件。

重视城乡劳动力的双向流动，需要消除一切劳动要素流动的制度障碍；这样，每个劳动力才有可能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在城乡之间选择。这不仅有利于现代农业的发展，也有利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政府要做的事情就是尽可能矫正市场的失灵，只有这样，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农业才能得到良性发展。

政府常常还没有矫正市场失灵，就出现了自身的失灵。城乡劳动力本来应该是能自由流动的，我国过去几十年的户籍制度却限制了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政府为了推进工业化，加快城市化进程，户籍制度改革也的确取得了不小的成效，农民进城也由过去的“望洋兴叹”变成了现在的“家常便饭”，我国的城市化率也连续多年以每年2个左右百分点的速度推进。然而，在农民进城越来越容易的情况下，城市人下乡当农民却步履蹒跚。更为严重的是，这里存在的制度障碍还没有得到政府的足够重视。

发展现代农业，需要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老龄化背景下，发展现代农业，人力资本就更显重要。城乡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是实现劳动力资源帕累托配置的要求，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农业之间的协调发展需要城乡劳动力的配置实现帕累托最优；没有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不仅现代农业的发展无法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也会停滞不前。于此，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能两眼只盯着农村劳动力，要放眼全国，要消除城乡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

三、人力资本投资不能“孤军前进”

发展现代农业，需要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提升农村劳动力边际生产力水平；如果劳动力拥有的土地资本和物质资本不能同步增加，则人力资本的边际报酬会迅速递减。因而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能“孤军前进”，需要与物质资本、土地资本同步推进，否则，拥有丰富人力资本的农村劳动力也只能“大材小用”，传统农业也不可能转变成现代农业，人力资本投资者也会停止投资。    

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数量在加速下降，理论界提出的化解办法是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以抵消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如果只是增加每个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存量还远远不够；因为，在物质资本和土地资本不匹配的情况下，仅仅增加单个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农村劳动力报酬的大幅度增加，也就不能实现农业总产出的稳定。

不论是农业，还是非农产业，要想促进产出水平的增加，不能只关注物质资本投资，同样也不能只增加人力资本存量，需要全部要素齐头并进。对于农业来说，土地资本更加不能忽视。没有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现代农业也只能是纸上谈兵；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流向城市，才给发展现代农业提供了空间。然而，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新型农民拥有足够的人力资本、土地资本、物质资本及必要的基础设施；因而，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能滞后，同样也不能超前，需要多种资本同步推进。在单个劳动力拥有的土地资本和物质资本不能增加的情况下，仅仅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劳动力的报酬递增。这也能部分解释即使是农村学生，在升学时也纷纷逃避涉农专业的原因。

尽管降低土地流转成本有利于促进我国村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而且农村劳动力数量也在逐年减少，但是现在15-59岁的劳动力仍有4亿左右，如果把70岁左右的村劳动大军也一并计算进来，真实的数字可能还要大一些。发展现代农业，需要大幅度减少农村劳动力，需要农村土地能自由流转；然而大部分现有农村劳动力除了从事传统业外不大可能转行，即使消除了土地流转的全部制度障碍，他们也很难放弃赖以生存的土地，因年龄原因退出劳动市场也就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土地流转速度也必然减慢。这样发展现代农业也就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假以时日；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培养新型农民也就不能“拔苗助长”。

总体来说，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培养新型农民的速度需要考虑农村土地流转的进展，需要考虑农村基础设施完善的程度，需要考虑农村固定资产的投入状况。（作者系湖南文理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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